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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恩师邢其毅先生 

邱明华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昆明 650201) 

2002年岁末，得悉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邢其毅先生骤然离世，心情顿感沉痛，想尽快赶到燕园奔 

丧，却由于先生丧事从简，未能成行，至今心存遗憾。光阴如逝水，恍然过去了8—9年，看到师母祭悼先 

生100周年冥诞的愫函，恩师的音容笑貌又重现眼前，那是经过悠长时光洗涤不掉的深深记忆，也是我 

进取努力中的一份弥足珍贵的财富。一桩桩小事，像一粒粒岁月缠绕珍藏脑海深处的闪亮珍珠，拾掇拾 

掇串接起来，定然光彩夺目。 

最初见到邢先生，是 1983年在北京大学化学南楼，物理化学研究所召开成立大会，教室挤满了老师 

和同学。我也挤进去想凑个热闹，看到有位瘦削但显得非常精干的老先生，正拿着一张照片在说：“这 

是卢瑟福发现 O／射线的实验，是一个跨越式的发现，⋯⋯希望(北大)物化所也能做出原创性的重大新 

发现。”下边有学生小声议论说：“这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邢其毅先生，合成胰岛素的，差点得诺贝尔 

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邢先生，也是第一次听到原始创新这个词，但当时对这个词没有什么更深的印 

象。到了2l世纪，中国科学院到处都在推崇原始创新时，这一幕记忆深刻的画面，才被蓦然唤醒。 

从那以后，再见到邢先生是 1O年以后了。1993年，在当时化学系主任孙亦棵先生的大力帮助下， 

我得到了回母校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孙先生非常熟悉我的专业和工作情况，把我推荐给邢先生做 

学生，邢先生欣然同意。去燕东园拜访邢先生，当时很紧张，但邢先生却非常亲切地对我聊起云贵的情 

况，他熟悉的山水风景，民俗人情，其知识之渊博让我钦佩不已。当然也谈到了专业课程考试和博士论 

文撰写等方面非常细致的要求，至今我也把这些作为对研究生论文的标准。我作为来 自山区少数民族 

的学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够成为邢先生这样大师的学生，欣喜若狂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我又开始了 
一 段新的求学历程。邢先生委托叶秀林老师直接指导我，由于两位先生的实验室非常拥挤紧张，实验和 

论文撰写就允许我在昆明完成，我通常是在每年冬季学期去考试，来来往往与两位先生就熟悉了。在接 

触的过程中，不但深受学术熏陶，还感受到两位先生人格魅力的影响，改变了我对事业、人生、生活的态 

度。 

毕业前的一天，到先生家讨论学位论文。说完正事后闲聊，邢先生对我说：“现在你们工作条件好， 

只要国家有经费投入，发表一些高水平的论文肯定不是太难的事，但是我们国家还很穷，要搞一些有点 

应用价值的课题，做一些对社会更有用的事情，不能光顾了发文章，把人民的血汗钱都花光了。”这一席 

话彻底改变了我的研究思路，也改变了以后的研究方向。我开始把目光投向资源利用技术，这也是后来 

把除虫菊产业技术开发项目拣起来的直接原因。现在中国的除虫菊产业已经在我们手里初具规模，技 

术领先同行，在国内外环保、绿色的有机农业中发挥着作用，这里也包含了邢先生的教诲之功。后来，我 

从师母钱先生的口中得知，邢先生在建国初期也是急国家和民族所急，合成氯霉素等产品，服务于民，报 

效国家。 

邢先生严谨、谦逊的品质，更使我铭心难忘。作为名师的学生，总希望有些论文与老师共同发表，但 

我做的是天然产物(植物化学)，又是在昆明完成，在后来发表的论文上，先生不许署他的名，说他自己 

没有参与太多的工作，对实验过程也不了解，不能随便署名；署名容易去掉难，白纸黑字要慎重，希望我 

们以后也不要随便在论文上挂名。最难忘的一次考试是天然有机化学的综合考试，那是一次面试，我至 

今也没有弄清楚提问的范围和原则。老师先让我介绍熟悉的产物化学方面的相关进展，然后开始讨论 

式地问些五花八门的问题。虽然老师们知识渊博，但主要还是顺着我的思路提问，合成、分离结构、立体 

化学、手性合成和天然产物方面的热点课题，邢先生问得最多。后来我把这次考试内容整理成了一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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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有生理活性的天然有机化合物》的综述文章发表(《化学进展》，1998，7(3)：255—262)，邢先生同意 

署名。而另一篇关于黄杨科的化学分类的论文，我们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与博士论文内容相关，但邢先 

生不同意署名，只好在文末注明谨以此论文祝贺邢先生 90华诞。在邢先生馈赠的北大院士文库《邢其 

毅文集》上，邢先生亲笔写着：“请明华学友正误”。先生这样的虚怀若谷让我们晚辈深感汗颜，也令我 

更加钦佩。 

邢先生的认真严谨，也表现在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上。我一开始是按植物化学学位论文模 

式撰写的。邢先生和叶先生看后，说这不是化学学科的思路，要按化学系统重新撰写。我当时心里直犯 

嘀咕，论文重写，可谓天翻地覆，而不同植物种中有些结构相同，就只能描述一次了，篇幅会减去不少。 

但两位先生毫不让步，说既然是化学专业的学位，就必须按照化学结构写。那时搞得十分辛苦，但也是 

理论水平提高最快的时候，许多我们平时不怎么注意，甚至已经发表的新结构，理论上有些也未必搞透， 

被邢先生和叶秀林先生一一指出，逐个指导，论文的面貌因此大为改观。 

邢先生留给我的不单单是严格、严谨，诲人不倦，更有对人无微不至的关怀，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 

人格魅力。1996年春节前，考完试后，我还在北京等邢先生的下一步安排。2月2日我家乡丽江地震， 

当晚我从同学那里知道了消息。由于父母在震区，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睡得很不踏实。第二天一早，我 

寄宿的中科院动物所招待所的服务员跑来说有电话，我想这么早肯定是丽江打来的，心里紧张得很。电 

话是邢先生打来的，他问我：“丽江地震了知道吗?”我说已经知道了。邢先生又说：“刚刚从电视新闻里 

看到你家乡地震了，想到你母亲会不会有事，就拿起电话打过来了。家里没事就好，你是独生子，无论如 

何也要先回去处理，其他事先放一放。如果钱有困难，可以到我这里来拿一点。”我顿时热泪盈眶。现 

在丽江古城成了家喻户晓的旅游景区，但那时还是一个陌生的小镇，而一个学术大师对我这样一个普通 

学生家乡家里的情况那么熟悉，设身处地为你着想，能不让我感到震撼吗?1996年7月，我终于拿到北 

京大学理学博士学位。看到我的学位证，邢先生说：“你还是花了一点功夫，学位证以后会有点用处，但 

功夫心思要花在学术上，不要花在证书上。”邢先生还要我先给父母报个喜，让他们也高兴高兴，不能忘 

了父母。之后，先生还在家里破例穿导师服与我合了影。 

邢先生渊博的知识，敏锐的目光，独到的视角，应该源自他长期孜孜不倦地勤学与博览群书。从卢 

瑟福的发现，到纳西小镇的风土人情；从魏兰德获诺贝尔奖的实验，到 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标志，都能 

在不经意间随口而出，信手拈来；他不但给人知识，给人智慧，更能给以人格魅力的感动。我以前没有注 

意过邢先生家里的摆设，直到有一次带了我女儿去看望邢先生，她说爷爷家不好玩，到处都是书，什么玩 

具也没有；有个小乌龟还不让玩。我这才注意到先生家里的家具以书架为主，可能邢先生坐在哪里都会 

随手拿本书翻翻吧，而我也知道了邢先生除书外喜好收藏乌龟。第二次带女儿去时，邢先生已经准备了 

满满一个茶几的各种乌龟工艺品，很多来 自欧美，还有的来 自澳洲和阿根廷。邢先生给我女儿讲述了许 

多乌龟工艺品的来源和趣事。在回来的路上，我女儿对我说爷爷知道的事情真多。在有机化学或化学 

学科方面，邢先生作为我国的学科带头人，知识是极其渊博的，我们大学本科用的，就是邢先生编著的 

《基础有机化学》，后来邢先生也送了我一套，我自己也买过各种版本的很多套书，供研究生参考使用。 

很多研究生开始看时因为书太厚而感到恐惧，但仔细阅读后越来越迷，经常是连书也带走。 

邢先生豁达、无私、朴实、求真的品质，永远是我追求的目标。邢先生一身傲然风骨，是一位真正的 

方正之士。“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 

量，不以亡能居尊显之位。”这段话用在邢先生身上，一点也不为过。我一直感慨，能作为邢先生的门徒， 

是一件非常有幸的人生快事，也是我一生的幸运。在邢先生百年冥诞之际，谨以此文纪念，以表对恩师 

的感恩、敬意、钦佩和铭记。愿先生为学生的努力工作和追求创新感到欣慰! 


